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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暮色正濃，廣福殿內燈火燦亮，然而寢殿的主子卻窩在最黑暗的角落裡。 

明亮的黑眸眨也不眨地瞪著高大的殿門，殿門被開啟的瞬間，他像是被驚動的兔子

般瑟縮了下，恨不得將自己藏進更黑暗之處。 

「欸，皇上呢？」內務大總管福至一進門，一雙漂亮的眸子掃過寢殿一圈之後，笑

吟吟地走到斗櫃旁。「皇上，該用膳了。」 

說著，後頭已經有宮人陸續地將晚膳端進殿內。 

明日即將登基的少帝藺少淵窩在斗櫃旁，黑眸直直地望著福至，那驚懼卻又強裝冷

靜的模樣教福至內心一陣蕩漾。 

喔喔，已經有多少年沒瞧見過如此純真又可愛的少年了？ 

每當他拿那壓抑著驚懼、力持冷淡的眼神企圖震懾自己時，自己都必須作好幾次的

吐納才能勉強壓下心中的衝動，免得一個不小心就將少帝摟進懷裡，狠狠地凌遲他，折

磨到他將眸底的駭懼真真切切地流露出來……唉，都怪少帝實在是太誘人犯罪了，他才有

如此大逆不道的念頭。 

「福公公。」 

後頭響起一把鴨子聲，藺少淵戒備地移動了視線，就見宮人都已退下，只留一個面

貌相當秀氣的少年。 

福至笑瞇眼地道：「包子，你等我一會。」 

「喔。」唐子征乖順地應了聲。 

包子？藺少淵直瞪著那少年，他神色自然，壓根沒將皇宮華貴的擺設看在眼裡。 

「他是誰？」思索了會，他脫口問了。 

福至饒富興味地瞅著他，壞心眼地道：「回皇上的話，這位是攝政王的義子，名喚

唐子征，今兒個是奉攝政王旨意，特地來伴駕的。」說完，瞧著藺少淵的神色又多了幾

分驚慌，教他內心笑得很樂。 

話說攝政王在七月時宣佈退位，禪讓給皇兄慶王，可惜沒帝命的人就是沒帝命，才

一登基就立刻駕崩，顯然是八字不夠重，於是乎，慶王的獨生子繼位，在明兒個元旦正

式登基，年號元熙。 

而早先退位的上皇則是奉先皇遺詔成了攝政王輔佐少帝，這聽起來理所當然不過的

事，然而誰都知道上皇要是沒遇上杜小佟這未來的攝政王妃，恐怕還是繼續當他的暴

君，禍亂人間，也正是那為禍的本事教慶王一見他便猶如老鼠遇見貓，懦弱得教人不敢

恭維，而少帝和慶王是如出一轍……喔不，少帝有出息點，哪怕恐懼著也不會彰顯，表面

上看似冷靜，實則內心翻湧。 

最可愛的是，少帝疑心可重了，認為接近他的人全都不安好心，唯一教他信任的恐

怕只有一直侍在慶王身邊，如今封為首輔的楚為了。 

可惜，楚為忙著明兒個登基大典的事，壓根沒時間睬少帝呀，這可愛的小東西，現

在只能孤軍奮戰了。 

心滿意足地欣賞完畢後，福至才道：「皇上，奴才先退下。」雖然他還想再欣賞一

會少帝火候不足的掩飾功夫，但可惜明兒個的登基大典還有得他忙。 



藺少淵聞言，本想要喚住他，可偏偏他走得太快，使得藺少淵要是張口就顯得自己

怯懦，於是他閉上嘴，死死地瞪著一直站在矮几旁的唐子征。 

唐子征看起來年歲和他差不多，比他矮了點，有張秀雅清俊面容，站得直挺挺的，

雙眼直視前方。 

唐子征在想什麼？是不是想著一會要怎麼害死他？ 

正忖著，豈料他突地偏過臉與他對上。 

霎時，他的心狠狠地一顫，正不知道該往何處逃時，便聽他那把鴨子嗓道：「皇上，

咱們可以用膳了嗎？」 

藺少淵死死地瞪著他，心底冷笑了聲，終於來了是不？這人是打算要毒死他！別以

為他會教他如願，他要當上皇上，好將藺仲勳拿下，絕不再讓他有機會傷害自己！ 

沒聽到回應，唐子征疑惑地偏著頭，只好再問：「皇上，可以用膳了嗎？」問時嗓

音都有些虛了。 

唉，他好餓啊，他近來被養得太好，餓不得一頓的，尤其是他今兒個中午沒用膳，

拖到了這時分，若再不能用膳他乾脆回家算了，真不知道一兩哥為何要他進宮伴駕。 

雖說皇上也年少，但兩人是初次見面，再瞧他那般防備著，想跟他熱絡攀談，真是

太為難了。比起這種古怪的氣氛，他倒寧可在家裡跟大夥兒熱熱鬧鬧地啃紅薯。 

想起紅薯，他忍不住抿了抿唇，將口水嚥了下去。 

「你要吃就吃吧。」最好是毒死他！ 

「真的可以？」唐子征忍不住心花怒放了起來。 

肉耶、魚耶！雖說他在家裡也吃得好，可他還沒瞧過擺盤這般精致的膳食，要是不

小心夾亂，都覺得自己不應該。 

不過，既然皇上發話了，他還客氣什麼？ 

當下二話不說地坐下，端起碗開始品嘗每道菜，每吃一樣，他就滿足得笑瞇眼，簡

直是連舌頭都快要吞下去。 

依舊窩在角落的藺少淵雙眼眨也不眨地瞅著他，莫名的被他的吃相給引誘了，肚子

忍不住咕嚕咕嚕地叫了起來。 

那聲音被唐子征耳尖地聽見，可當面戳破人家也太不給面子，畢竟人家是皇上呢。

思來想去，他將碗筷擱下，朝藺少淵的方向望去，恭恭敬敬地問：「皇上，一道用膳可

好？」 

一兩哥說了，皇上是個歹命的，初來乍到本就不安，才剛當太子，下一刻就因為先

皇駕崩，直接當了皇上，雖然是皇上，卻是舉目無親，身邊和他有血緣的，就只剩下一

兩哥了。 

問一兩哥這個皇叔為何不親自陪他，一兩哥陰惻惻地說明日就是登基大典，他要快

點搞定然後回家去，沒有閒功夫陪他。 

所以，他這個閒人就被指來了，就盼能讓尚未習慣的皇上可以多吃一點，要不他快

瘦成了皮包骨了。 

可他不懂，這皇宮裡的膳食這般好吃，為何皇上不吃？ 

藺少淵在他思忖時開口了，「把你剛剛吃過的每道菜都夾一口進碗裡，給朕端過來。」 



唐子征偏了下頭，照他的吩咐把自己剛剛吃過的每道菜都夾上一口，約莫塞了一

碗，恭敬地端到他面前，隨即又回頭夾了同樣一份，坐到他面前陪他用膳。 

好吧，皇上喜歡窩在角落，他就陪他一起窩，橫豎也挺新鮮的。 

唐子征大快朵頤著，瞧他遲遲不動筷，不禁催促道：「皇上，趕緊用膳，一會要上

床就寢了，明日一大早就要起身，可有得忙呢。」 

藺少淵冷笑了聲。「忙什麼呢？忙著把朕弄死？」 

唐子征呆了下，眉頭微微皺起，小聲問：「有人要對皇上不利？」難不成是因為如

此才教他寢食難安？ 

「你少裝傻，想弄死朕的不就是皇叔，不就是你的義父！」說到激動處，藺少淵恨

恨地瞪著他，把碗一甩，碎得一地也不管。 

唐子征見狀，眉頭依舊皺著，可神情添了點惱意。「皇上這般暴殄天物是不行的，

這米飯菜蔬都是農戶辛勤耕耘得來的，光是稻米就得費上四五個月種植，這菜也至少要

花上兩三個月，好不容易送進宮，經過廚子的手烹調得如此美味，你卻糟蹋了。」說來，

他是幸運的，要是在這兒的人是小佟姊，早往他頭上巴下去了。 

「朕就快死了！哪裡還管什麼糟蹋不糟蹋！」藺少淵氣極，幾乎想撲過去打他。 

「皇上不會死，一兩哥哪裡會要皇上的命呢？」唐子征忍不住嘆氣，真想問到底是

誰在造謠生事。 

「朕說的是皇叔！」橫豎都快死了，那就說吧，將他的恐懼一吐而盡，他就再也不

怕了！ 

「皇上的皇叔就是一兩哥嘛。」唐子征嘆了口氣，想起皇上肯定是不知曉一兩哥這

小名。「簡單來說，當初一兩哥為了追求小佟姊，甘願當長工，所以小佟姊幫他取名為

一兩，而小佟姊就是—」 

「朕管她是誰！朕只知道皇叔要殺朕！」藺少淵跳了起來怒聲打斷他未竟的話，只

覺得皇叔的義子竟是個蠢蛋！誰要他解釋那些來著！ 

唐子征抬眼，瞧他氣急敗壞的神情，更無奈了。「皇上，如果一兩哥要殺皇上，他

當初又為何退位把龍椅讓給先皇呢？」 

「那是因為他要殺朕的父皇！他弄死了朕的父皇，現在打算要殺朕了！」 

唐子征撓了撓臉，心想他要是告訴一兩哥，他的姪兒是個蠢蛋，不知道會不會被揍

到天邊去。 

「皇上，你認為一兩哥要殺個人需要如此大費周章？」他不是頂聰明，難得遇到一

個比自己蠢的，都忍不住憐憫他了。 

就他所知，一兩哥尚未遇到小佟姊之前，是個暴君，不曾早朝，行事全看心情，更

是不把什麼朝綱律例看在眼裡的，講白話點，他真打算要人命，真的是嘴皮子動一動而

已。 

藺少淵頓了下，像是突然被捅破了罩在頭上的黑紗，驅散了心底的迷障，教他瞬間

清明了起來，但— 

「天曉得呢？以往皇叔曾為了戲弄父皇，將父皇從疏郢城召來，把父皇嚇得大病一

場，也許這回也是在玩什麼把戲！」 



「嚇？一兩哥會嚇人嗎？」唐子征不禁托腮想著。「也是，當一兩哥吭都不吭一聲

時，那模樣確實是挺嚇人的，可問題是，就我知道的，一兩哥是為了小佟姊放棄帝位的，

可誰知道先皇駕崩了，還要一兩哥攝政輔佐，一兩哥其實滿生氣的。」 

藺少淵又是狠狠一頓，想起父皇欲駕崩之前，確實是親口說出要皇叔攝政的，至於

是為什麼，當時楚為只說父皇病糊塗了，可就算病糊塗，又有誰會特地要一個自己懼怕

的人來輔佐自個兒的兒子？ 

當初皇叔退位，差人命父皇進宮繼位時，他直覺皇叔有陰謀，再加上楚為總是對他

耳提面命要他小心皇叔，所以父皇登基後就莫名病逝，教他認定凶手必定是皇叔。 

可是就如唐子征所言，如果皇叔有心害人，為何要如此大費周章？ 

再者，他都甘願退位了，又何苦戀棧權勢？ 

如今想來，父皇分明是嚇出病才駕崩的呀……是呀，皇叔一身威儀懾人，敢與之對視

的幾乎沒有，就連他也只敢匆匆一瞥，說到底，或許就是因如此根深柢固的恐懼，令他

只能往糟糕的地方想。 

「皇上，一兩哥絕對不會害皇上的，否則他不會要我特地進宮伴駕了。」唐子征忍

不住替藺仲勳抱屈了。「其實一兩哥想要天天膩在小佟姊身邊，現在他得天天進宮，臉

色一天比一天還臭，又聽說皇上食不下嚥，夜不成眠，一兩哥那張臉簡直是臭到發硬了，

我瞧得都怕了。」 

所以，為免被一兩哥那雙大眼瞪到死，他這閒人就來了。 

「……皇叔擔心我？」他緩緩地坐下，連自稱朕都忘了。 

「嗯，一兩哥擔心你要是出事，他得要回鍋當皇上，愁死了。」 

「當皇上不好嗎？」人人都想坐上那至高無上的位置，不是嗎？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可小佟姊不喜歡，也正因為小佟姊不喜歡，所以一兩哥恨不

得跟宮裡毫無干係。」唐子征說到這兒才想起。「皇上，用膳吧，這菜真的很好吃，千

萬別再砸了，要是教小佟姊瞧見，她會發火的。」 

「她發火又與我何干？」他根本不曾見過她，她之於他一點也不重要。 

「是跟皇上無關，可問題是我也瞧不過去，想當年咱們幾個孩子隨著家人從鬧旱災

的昆陽城進京，半路上遇上山賊，殺得我們逃離不及，有的死了，有的傷了，到最後就

只剩下我們幾個孩子，餓了只能啃土吃草根，進了京也沒人照應我們，要不是遇見了小

佟姊……我們早就死了。」說到過往，唐子征忍不住紅了眼眶。「皇上，天下百姓尚有許

多人不得一餐溫飽，皇上千萬別再暴殄天物了。」他本來還想將吃剩的打包回家給幾個

弟弟吃的，可惜剛剛被他糟蹋了一碗。 

藺少淵怔怔地望著他。他以前壓根不在乎百姓如何，只因他連要活過每一日都得用

盡力氣，可如今回想，他的恐懼實在毫無根據，對照唐子征兒時的情況更可笑……明明是

只要細想就能想分明的事，為何卻困了他如此之久？ 

「……用膳吧。」最終依舊想不透，他也不再深思，而這一釋懷，肚子可真是餓得真

真切切了。 

「嗯，用膳。」很自然的，當慣大哥的唐子征握了他的手，帶著他到矮几旁。 



藺少淵愣怔地將視線落在他的手，事實上他的手比自己的還小，但是很暖，很……

他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股滋味，實在是太久不曾有人牽過他的手。 

母妃早逝，父王生性怯懦，對他這個嫡子也不甚關心，身邊照料的婆子丫鬟，誰敢

放肆地靠近他？ 

他的手空蕩蕩了好久，突然被握緊了，一時捨不得甩開。 

唐子征哪裡會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來到矮几旁盤腿坐下，立刻再為他盛了一碗

菜，順便再舀了一碗湯。「皇上，喝點湯吧，今兒個挺冷的呢。」 

藺少淵接過，又聽他道：「皇上儘管放心吧，這些菜都很好吃，吃過後趕緊就寢，

我聽一兩哥說明兒個一整天有得皇上折騰的呢。」 

雖然他不太清楚皇帝的登基大典到底有多麻煩，但他知道一兩哥的臉已經臭到誰敢

靠近他一律殺無赦的地步，登基大典之繁瑣，可見一斑。 

藺少淵靜靜地喝了湯，吃了菜後，才突然發覺他真是餓慘了，吃了個七八分飽後，

看向吃得很快活的唐子征，總覺得他嘴裡嚼的食物好像特別香，已經飽了的他看了又覺

得饞蟲要上身。 

唐子征吃歸吃，但還是撥出心神偷覷著他，這一抬眼方巧與他目光對上，隨即咧嘴

一笑，「真的很好吃，對吧？不過，我覺得小佟姊的手藝壓根不輸宮裡的膳食喔，尤其

是小佟姊親自栽種的霜雪米，一品米絕非浪得虛名，皇上嘗過了就知道。」 

藺少淵神色不變地打量著他，雖然他看似粗枝大葉，但他舉筷捧碗的動作就是十分

優雅，有教養。 

「你說的小佟姊是個農戶？」 

「嗯。」 

「既是個農戶，又怎能教出你這般行止禮儀？」唐子征雖是盤腿而坐，然而用膳時，

抬頭挺胸，端正如鐘。 

「這我也不知道，可小佟姊很講究的，吃有吃相，睡有睡相，就算是一兩哥，到咱

們那兒守的也是小佟姊的規矩，要是惹惱小佟姊是沒飯吃的，一兩哥也吃過這苦頭的。」 

藺少淵表面波瀾不興，心裡卻是訝異不已。一個農婦竟能鎮住皇叔，真教他好奇極

了。 

說到這，他忽然察覺一個怪異之處，「福公公說你是皇叔的義子，你卻稱呼皇叔一

兩哥，這……」 

唐子征面帶微赧地道：「其實收養咱們的是小佟姊，而一兩哥想娶小佟姊，所以打

算收咱們為義子，可問題是小佟姊還沒點頭，他們還沒成親呢。」根本就是八字沒一撇，

他頂著義子頭銜頂得萬分心虛。 

「咱們？你說的小佟姊收養了很多孩子？」他忍不住對小佟姊這個人生出無限好

奇，不禁在腦海裡逕自描繪起她的模樣。 

「咱們家有四個孩子，我底下有燒餅油條，他們是一對雙生子，最小的是餃子，我

們都是在昆陽大旱那時進京的，一路上相伴，因為我年紀最長，所以我是大哥。」唐子

征說起其他弟弟時，神色流露出一絲溫柔。 

藺少淵忍不住欽羨了，只因他沒有手足，一直以來，都是孤單的。 



「可哪有人名字取做吃食來著？」他聽過為了讓孩子好養點，會取一些賤名，但也

不會是吃食類的。 

唐子征忍不住笑了。「那是因為咱們被小佟姊撿著時，她問了咱們要吃什麼，咱們

就一人說了一樣，誰知道日後就成了她喚咱們的小名了，剛才福公公說了，我姓唐名子

征，燒餅是湯顯，油條是湯榮，餃子是小寶，儘管咱們不同姓，可卻像是親手足一般。」 

瞧著他說話時面上的心滿意足，藺少淵看得入神了，聽得嚮往了，本還有些緊繃的

心莫名地鬆懈下來。 

他就這樣靜靜聽著唐子征說著做農活時的趣事，甚至是藺仲勳帶他上山打獵，到清

江捕魚……明明是小老百姓尋常生活，可他卻聽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覺與他將矮几上的膳

食都清空了。 

待宮人將食具全都撤下時，他聽見了唐子征咕噥著— 

「唉，忘了要帶些回家給弟弟們嘗……」 

他不禁好笑道：「過幾日將他們帶進宮裡不就嘗得到了？」身為皇叔義子，想進宮

壓根不難。而唐子征真不愧是個好兄長，事事樣樣都想到弟弟們。 

「就不知道一兩哥肯不肯。」 

「終究得肯的，既是皇叔的義子，當然得帶進宮讓朕瞧瞧，對了，還有小佟姊。」

他非得要一見這位能鎮壓住皇叔的奇女子。 

「那就成了。」要是有小佟姊在，肯定是大夥都能進宮。 

藺少淵淡噙著笑意，喚來宮人替他更衣，準備就寢，一回頭看到唐子征的情況，他

愣住—「子征，你……」 

「皇上，一兩哥說了，今晚我得陪著你，所以我就在這兒睡。」他拍了拍錦榻，覺

得只要有條被子就夠他睡得香甜了。 

「那怎成？今兒個挺冷的，你……不如和朕一塊睡吧。」 

「成嗎？」 

「為何不成？這寢殿就咱倆，朕想怎麼做，還由得他們置喙？」哪怕帶著幾分怯懦，

但他依舊有身為帝王的認知，無形中有股霸氣。 

唐子征聽完覺得有理，所以乖乖地爬上床，只覺得這張龍床又軟又暖，才剛躺上床，

他就覺得周公在召喚他了。 

「子征，再跟朕說說你的趣事吧。」 

唐子征掀開沉重的眼皮。「皇上，你還是早點睡吧，明兒個要很早起身的。」 

「……可朕睡不著，一想到登基大典，心就亂跳著。」 

唐子征知道他在緊張，只得勉強打起精神道：「一兩哥說了，什麼都不用擔心，橫

豎你就跟著福公公走就對了，福公公以往就是一兩哥的得力助手，有他在，皇上什麼都

不用擔心。」 

「可朕明兒個要面對皇叔……」 

「那更不用怕，只要皇上把所有的事做好，讓一兩哥可以早點回家見小佟姊，他就

會開心極了。」 

「是嗎？」 



「皇上真的不用怕，一兩哥很好相處的，只有一點皇上要記得，跟他說話時要看著

他的眼。」 

「……很難。」他艱澀地嚥了嚥唾沫。 

「不難，皇上得習慣才成，一兩哥說過了，不敢看他眼說話之輩非奸即盜，所以不

敢正視他的人，他也不會理睬的。」雖然他搞不懂是什麼道理，但既然一兩哥這麼說，

他向來是照辦的。 

「是嗎？」他得要好生想想，怎麼做才能勇敢直視皇叔。可怎麼想，他都覺得自己

少了點勇氣，想要再從唐子征身上得到一點技法時，已聽見他沉勻的打鼾聲。 

他不是來陪睡的嗎？怎麼他這個皇帝還沒睡，他就已經睡死了？ 

瞪著唐子征酣睡的臉，忖了下，藺少淵偷偷地挪近他一點，彷彿只要貼近他，就能

從他身上竊取些許他的果敢沉穩。 

不是每個人見到皇上都能像他這般沉著的，可打一開始，他就是如此。 

感受著他的體溫，也不知怎的，教他莫名地有了睏意，張眼再看他一眼，他想，也

許是因為他從未與人同床共寢所致吧，總覺得兩人依偎在一塊，好暖，從四肢百骸一路

暖進他的心底。 

 

 

登基大典果真如唐子征所說，繁文縟節多如牛毛，從天未亮上北郊天壇祭拜，直到

踏出了太廟，天色已經暗了。 

藺少淵不禁想，父皇駕崩也許不是被嚇死更不是病死，而是累死的，父皇原本就體

弱，否則也不會只有他一個孩子。 

待他隨著禮部尚書踏進了鎮天殿，看著位在高處的龍椅，看著站在龍椅旁的皇叔，

身子不禁瑟縮了下，然而一想起唐子征所說的，他便強迫自己與皇叔對視，不轉開眼，

直到他踏上階梯，眼看著只離龍椅一步，他看見皇叔笑了。 

笑意淡淡的帶著幾分讚許，滿身懾人的氣勢消散，然後，皇叔牽著他的手，讓他坐

進了龍椅，皇叔斜勾著唇，他聽見了底下文武百官高喊著萬歲。 

再然後，他的腦袋空白了，接著到底又進行了什麼儀式、說了什麼規矩，就連何時

回到廣福殿更衣，他一點印象都沒有。 

突然，他很想告訴唐子征，一切真如他所說，皇叔不再如以往視他為無物，然而他

卻不在寢殿裡。 

是啊，他只是來陪他一晚。 

看著偌大的寢殿，他眸色黯然，躺在床上，依舊暖，卻像是少了什麼。 

他告訴自己沒關係，他既是皇叔的義子，過幾日總是能再見面的，到時候，他要將

今天發生的事告訴他。 

過幾日，如藺少淵所想的，他再次見到了唐子征，也見到他的弟弟們，當然還有他

提起過的小佟姊。 

「民女杜氏見過皇上。」杜小佟福了福身。 

藺少淵簡直傻眼，怎麼也不相信竟是如此纖雅秀美的姑娘將皇叔給吃得死死的。 



「皇上。」站在他身後的福至好心地提醒。 

藺少淵回過神，對上藺仲勳冷沉充滿警告意味的眼神，他先是愣了下，而後意會藺

仲勳並不愛人盯著他的姑娘瞧，隨即調開視線，道：「皇嬸不需多禮。」 

霎時，福至和藺仲勳的視線在空中交流，得到共識—少帝是個眼力好，嘴又甜的好

傢伙。 

這句皇嬸，中聽！完全正中藺仲勳心中的那塊靶，天曉得他想迎娶小佟姊已經多

久，明明兩人都相知相許了，可這廂不點頭，他也無計可施。 

杜小佟聞言，因為不能不給皇上面子，說她並非藺仲勳的妻子，最終只能胡亂地應

了聲，決定回家之後再找藺仲勳問清楚。 

「皇叔，今日難得帶著皇嬸和義子們進宮，在宮裡用過膳再走吧。」藺少淵主動央

求著，想爭取一點時間和唐子征說上幾句話。 

左一句皇嬸，右一句皇嬸，喊得藺仲勳心花怒放，就這個時候瞧這個姪兒最順眼，

也就樂意幫忙說話，「小佟姊，皇上都這麼說了，就這麼著吧。」 

杜小佟那雙會說話的眼睛噙著冰冷笑意，溫婉地應了聲當是答允了，可其他蘿蔔頭

自然是明白她話語底下的意思，一個個低著頭忍著笑，知道他們家的一兩哥回家後得要

領罰了。 

藺少淵差宮人擺了宴，宴上，他瞧著唐子征替弟弟們佈菜，忙得自個兒都忘了吃，

遂動手替他夾上幾樣菜。 

簡單的動作落在福至和藺仲勳眼裡，兩人微挑起眉，卻極有默契的什麼都沒說。 

席間，藺少淵不自禁道：「皇叔，朕有個不情之請。」 

「說。」 

簡單一個字，藺少淵卻不在意藺仲勳的無禮，忙將想法道出，「朕在想，皇叔幾個

孩子該是在上私塾吧，既是如此，倒不如將他們一道帶進宮裡，一來做朕的伴讀，二來

可以讓宮裡太傅教導他們，肯定比在私塾裡學得更多。」 

方才見他們幾個壓根不怕生，一個個衝著他笑，教他頓生這念頭。 

他總是一個人，不管尚是慶王世子時，抑或者是現在，他要的不是伺候的下人，他

要的是像手足一樣的人。 

藺仲勳挑眉托腮，望向了身旁的杜小佟。 

注意到兩人的舉動，明白究竟誰能做主，藺少淵隨即懇求著杜小佟。「不知皇嬸認

為朕這提議好不？」 

杜小佟有些為難，可皇上都說出口了，她能違逆聖意說不嗎？ 

她無奈地道：「皇上這提議極好。」 

藺少淵聞言喜出望外，豈料又聽她道— 

「不過，不能過午，晌午之前必須回家。」她想過了，橫豎現在是農閒時期，幾個

孩子不在身邊也不礙事，而且他們進宮也能替她盯著身旁的男人，省得他老毛病又發

作，在朝堂間興風作浪。 

「好，就這麼說定。」他一日所學眾多，能騰出的時間恐怕也只有一個早上，如此

安排甚好。 



 

幾個人用過膳後，朝御花園的方向而去，福至聽聞腳步聲，回頭望去，見是身兼太

傅的首輔楚為領著幾名官員而來，想了下，逕自退到一旁。 

「皇上。」楚為人未走近便喊道。 

藺少淵回頭噙笑道：「楚太傅。」看向他後頭還跟著幾名官員，只有兩個眼熟，其

他則還眼生得緊。 

「怎麼宮裡來了這些閒雜人等？」楚為口氣不善地看向始終背對著他的藺仲勳。「一

點規矩都沒有。」 

藺少淵眉頭微皺，尚未啟口，福至已經早一步搶白道：「說起規矩，楚大人未經傳

喚，亦未先經宮人通報便闖到皇上跟前，衝撞皇上龍顏，這臣不臣的，哪裡還有個理字

呢？」 

「你……放肆的奴才！本官是看著皇上長大的太傅，與皇上交談由得你這奴才插

嘴！」被打臉的楚為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只能怒斥了聲找回威風。 

「總管太監插不了嘴，本王總插得了嘴吧。」本是不想睬人的，可偏偏就是有這種

不知死活的傢伙。「姓楚的，本王是皇上的皇叔，帶著妻小進宮，咱們宗室人談些體己

話，哪裡來的閒雜人等？」 

面對藺仲勳那似笑非笑的面容，楚為只感覺有一股無形的壓力教他幾乎快跪下來，

可身後的是剛拉攏的官員，他豈能在這當頭示弱？ 

「王爺恕罪，下官只是看那幾個孩子出身低下，卻沒料到竟會是王爺之子。」 

「得了，姓楚的，你也不是出身自什麼高門世族來著，不過是送日城的寒門出身，

當年因為本王不想要你這個三甲同進士，才將你丟到慶王那兒，誰知道慶王這般重視

你，讓你從一個無品無階的世子伴讀變成了疏郢按察使……可惜了，當初本王不知情，否

則就憑你哪佔得住那個缺？」 

楚為聞言，遍體生寒。他壓根沒料到這昏君竟會記得自己……這昏君當年從不早朝，

哪怕三年一次的科舉殿試，也從不主持的，可他竟記得自己，就連自己的出身都記得一

清二楚，原來，朝堂上的一切盡在他掌中嗎？這是何等能耐？ 

「還有，基於皇族宗室人丁單薄，所以本王就充當宗人府的宗正，也讓幾個孩子進

了玉牒，給本王認清楚，他們是本王的義子，容不得你造次，而且在你跟總管太監講規

矩之前，你也該認清身分，先向本王問安吧。」 

他那扎人的話扎到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了，他要是不出口氣，晚上他睡得著嗎？ 

「……見過王爺。」楚為整張臉漲得紅黑紅黑的，卻不得不躬身問安。 

藺仲勳冷冷瞅著他，那目光看似平靜，卻教人莫名地遍體生寒，一旁的藺少淵就算

想為楚為求情也開不了口。 

而藺仲勳不說話，楚為就不能直起身，兩相僵持良久，還是杜小佟輕扯著他的衣袖，

才教他心不甘情不願地道：「沒什麼事就下去吧，盡量別讓本王瞧見。」 

搞不清楚狀況的蠢蛋，自以為是皇上身邊的人，就打算跟他互別苗頭？別傻了，也

不瞧瞧他退位之前就稍稍地肅清了黨派，現在想要結黨營私，除了要機緣還得要他點頭。 



楚為垂著臉和一票官員離去，藺少淵也跟著垂著眼，實是因為藺仲勳那一身懾人威

儀像是無形的力量，逼得人不得不低頭。 

突地，啪的一聲，他聽見藺仲勳嘶了一聲，接著又聽到斥責— 

「你好大的威風，王爺是這麼當的嗎？」 

「小佟姊，話不是這麼說的，妳沒瞧見他剛剛……」 

「還頂嘴！」 

「……這是宮中，妳好歹給我留點顏面。」 

他聽見皇叔近乎咬牙切齒地吐出些許反駁。詫異抬眼時，就見藺仲勳已經拉著杜小

佟直朝花園深處而去。 

「福公公，這要不要緊？要是皇叔對皇嬸動粗—」那般纖細的姑娘哪裡挺得住皇叔

的蠻勁？ 

福至還沒開口，唐子征已經忍不住笑出聲。「皇上，不打緊的，一兩哥和小佟姊向

來是這樣的。」 

「是嗎？」他意外。 

「而且通常都是娘打爹，爹從不還手的。」湯榮一副早已見怪不怪的表情。 

「是嗎？」皇嬸那般嬌柔的姑娘家會動手？ 

「真的，爹將娘拉走，只是要娘給他一點面子。」湯顯說著，抱起已經昏昏欲睡的

藺小寶。 

「咱們家就是這樣的，皇上不用擔心。」 

望向唐子征那笑吟吟的臉，聽他說咱們家……令他好生欽羨，不過— 

「子征，他們都改口了，怎麼你到現在還不改口？」 

「呃……」唐子征苦笑了下。「叫慣了，改口有點難。」 

他的年紀和小佟姊相近，哪怕他也渴望家人，但一句娘要叫出口不是那麼容易，更

遑論還要改口叫一兩哥為爹。 

「怎會？大哥也很想要爹娘的。」湯榮毫不客氣地道。「大哥以往也常常在夜裡哭

呢。」 

「油條！」唐子征赧然地低斥著。 

這幾個弟弟裡頭他最是拿他沒轍，要說他沒眼色嘛，可偏偏他又精得很，只是那張

嘴，老是吐出教人難為情的話。 

「我說真的嘛。」湯榮還煞有其事地嘆口氣。「還有，我叫湯榮，別再叫我油條了，

叫得我不油條都不成了。」 

「湯榮！」抱著藺小寶的湯顯低聲喝道，小小年紀顯得沉穩老成。 

「你！」 

唐子征羞赧地想要摀住湯榮的嘴，卻聽見藺少淵的笑聲，回頭望去，就見他一臉羨

慕地瞧著他倆。 

「要是你們都能待在宮裡，不知道該有多好。」藺少淵由衷道。 

宮裡那麼大，沒人與他年紀相近，和他作伴，又因為他是皇帝，他得要有皇帝威儀，

和宮人也不可能肆無忌憚地玩鬧。 



手足啊，他是多麼想要。 

「皇上，雖然咱們不能時時伴駕，但往後會進宮伴讀，日日都能見面的。」唐子征

摸摸鼻子說，覺得這次再見到他，他似乎開朗了許多，笑意染上了那雙星子般的眸，說

有多俊就有多俊。 

「不過伴讀的話是太傅上課的。」藺少淵思及方才的衝突，不由得感到棘手。 

「剛剛那位？」 

「其實太傅人很好，只是和早先的朕一樣對皇叔有些偏見罷了。」藺少淵頷首說，

想起當年尚在疏郢城時，便常聽太傅說起皇叔的昏庸殘暴……他也許是在那當頭種下了根

深柢固的成見，才會極懼怕皇叔。 

可方才瞧皇叔任皇嬸搓圓捏扁，事事順她，他更覺得沒那麼好怕了。 

「皇叔怎會待皇嬸那麼地好？」他不解地脫口問。 

皇叔是何等可怕的人物，怎麼就栽在皇嬸手裡？ 

他思緒跳得老遠，唐子征倒也還跟得上。「那是因為他們是冤家。」 

「不對，因為爹愛慘了娘，沒有娘就活不下去。」湯榮煞有其事地提出見解。 

「也對。」唐子征完全認同。 

「愛？」愛上一個人是什麼樣的滋味？藺少淵完全無法想像，更不能理解為了所愛

之人委曲求全是什麼樣的感受。 

「愛，就是想要跟一個人在一起，不管做什麼都會想起他，就像我很愛我哥一樣。」

湯榮說著，很自然地抱住湯顯。 

湯顯面無表情地睨他一眼。「你想勒死小寶？」忘了小寶就趴在他肩上？ 

湯榮咧嘴笑著，放手後很正經地對著唐子征道：「大哥，我也很愛你。」 

「……謝謝。」唐子征僵著臉，搓著臂上的雞皮疙瘩，這傢伙說話真的讓人招架不住。 

說完，又聽見了藺少淵的笑聲，教他也跟著彎起了唇角。 

這樣就對了，要放開心胸接觸眾人，老是窩在角落視任何人為敵，日子還要不要過？ 

「走，咱們到那頭走走，別打擾皇叔皇嬸。」藺少淵止不住笑意，很自然地牽住唐

子征的手。 

瞧，這就是手足，多熱鬧呀，如果可以，他想要手足，他不想要孤單地待在皇宮裡。 

 

 

二月時，唐子征一行人正式進宮伴讀，地點就在毓賢殿裡，原本一開始，他還認認

真真地看著書本，聽著楚為講解，但也不知道是太過艱澀，還是楚為講解得不夠生動有

趣，橫豎他的眼皮漸漸重了，頭也開始重了。 

藺少淵聚精會神地聽著課，直到楚為講解到段落，突地聽他哼笑了聲，「哼，果真

是朽木不可雕也。」 

他隨即朝身側望去，驚見他們四人竟都已入睡。 

「太傅，許是昨晚他們睡得遲了，今兒個才會精神不濟。」他趕忙緩頰，就怕楚為

的成見更深。 



「皇上，物以類聚啊，身為攝政王的義子能好到哪去？」楚為嘆了口氣，苦口婆心

地道：「皇上，這就是攝政王的計謀，利用義子接近皇上，明為伴讀，實則監視，皇上

千萬別掉以輕心。」 

「太傅，其實皇叔他—」 

「皇上！先皇之死至今依舊是謎，皇上怎能被攝政王蠱惑？」 

「太傅，先皇是體弱疲累引發心疾而逝的。」藺少淵微皺起眉。 

雖然他也曾懷疑過，可他仔細地想過前因後果之後，他真的認為皇叔沒有必要如此

迂迴地耍他。 

他從小就是太傅教導的，難道太傅無法想得比他透澈？ 

「那是御醫的說法，可天曉得呢？皇上必須知道宮裡百官御醫，甚至宮人全都是攝

政王的爪牙，皇上現在該做的是如何攏絡百官的心，早一日將政權完全掌握在手，否則

他日要是成了傀儡……」 

「說夠了沒？」 

明明含著笑意卻令人發顫的嗓音響起，教楚為驀地瞪大眼，緩緩回頭，果真瞧見藺

仲勳就倚在門邊。 

「……見過王爺。」他躬著身問安。 

藺仲勳似笑非笑的神情閃過幾絲嘲弄，大步走進殿內。「楚大人真是好本事，一堂

課說下來，竟讓本王四個孩子睡得這般沉。」說真的，他壓根不意外。 

楚為撇唇無聲冷笑著。「皇上，臣先告退。」 

待楚為一離開，藺少淵隨即道：「皇叔，太傅只是對皇叔有所成見，假以時日他必

能……」 

「本王壓根不在乎他有沒有成見。」藺仲勳哼笑了聲。「先將這幾個小子喚醒，一

會換本王來上課。」 

「皇叔要給朕上課？」他可真不知道皇叔還會講課，不過他聽福公公說了，皇叔當

年登基時才六歲，一個六歲娃坐穩了龍椅，不早朝也依舊能治理百官，這馭官本事肯定

了得。 

「本王要教你的是官員百態，君臣相處。」 

說來，怪他將一切想得太美好，忘了計劃總是跟不上變化。他退位之前雖已肅清，

心想下個皇帝只要福至好生輔佐，要開創個太平盛世壓根不難，可卻忘了少帝身旁還有

舊人，這個楚為在朝中結黨營私，他要是不偶爾鎮壓一下，這個少年皇帝的前程實在是

堪慮呀，他要真成了傀儡皇帝，他肯定被小佟姊罵到臭頭，不盯著都不成。 

不過至少還有個好消息，至少少帝不若皇兄那般懦弱，且讓他看看少帝能讓他雕琢

成什麼模樣。 

 

駕馭百官之道藉由種田為譬喻，講述得鉅細靡遺，教藺少淵受益良多，聽得津津有

味，遺憾的是，他的伴讀們還是一路夢周公去了，最後還是被藺仲勳打醒的。 

一回兩回，回回都是如此，藺少淵不禁想，也許是他們無心唸書吧，他以一己之私

要他們進宮伴讀，反倒是累及他們了。 



眼看唐子征已經不知道第幾回被打醒，藺少淵為他心疼，卻又為他們父子倆鬥嘴而

羨慕，他笑著，餘光瞥見楚為經過，撇嘴笑得極冷，像是在嘲笑朽木不可雕也，不禁教

他無聲嘆氣。 

不知是不是他的錯覺，自他登基之後，太傅對皇叔的成見益發的深，他愈是勸說，

太傅愈是怒焰沖天，認為他分明是著了皇叔的道。 

可哪有什麼道？他不過是瞧透澈罷了。 

隨侍在藺少淵身後的福至，眼光飄向門外又移回，隨即走到藺仲勳身旁。「王爺，

孩子們正是好動時，連著一兩個月都上這艱澀沉悶的課，也莫怪孩子們一路夢周公，倒

不如帶他們到外頭活動活動筋骨，橫豎這些日天候已經轉暖了。」 

藺仲勳想了下，問：「有沒有小馬？」 

「有，有六七個月大的，也有一歲多的。」福至知無不言。 

「那就……去馬場。」 

「爹，你要教咱們騎馬？」湯榮一把抱住他，十足的狗腿樣。 

「對。」藺仲勳撫了撫他的頭，教幾個小子跟上，然而走到門口，卻見藺少淵還杵

在原地，不由得問：「皇上不想騎馬？」 

「朕也能去嗎？」他詫異問。 

藺仲勳好笑地打量他。「皇上，這皇宮有哪一處是你不能去，又有什麼事是你不能

做的？不過……你會不會騎馬？」 

「會。」他不假思索地道。 

雖說在疏郢城時父皇總是不願他騎馬，可他實在是閒得慌，還是會騎著馬到莊子裡

走走，騎術也許算不上上乘，但與同齡人相較，他肯定是拔尖的。 

「那好，福至，給皇上挑一匹適合他的，不要小馬。」 

「是。」 

待藺少淵走出門時，藺仲勳突地伸手撫了一下他的頭，又逕自走在前頭。 

他頓了下，摸了摸頭，心想不知道多久不曾有人摸他的頭了，教他有點難為情但又

莫名愉悅。 

「子征，走。」他牽著唐子征跟上。「一會朕可以教你騎馬。」 

「好啊，學會了騎馬，說不定下回上狐影山打獵時，我就能跟一兩哥騎馬去。」 

「打獵？」 

「一兩哥很厲害的，光靠一把刀就可以抓到一頭山豬，而且他還會做魚槍，帶著咱

們去清江抓魚，教咱們泅技。」 

藺少淵聽得嚮往，恨不得能將朝政給丟下，跟著他們一道去。 

可是，他是皇帝啊，他要學的還很多，哪能將一切拋下。 

 

 

從那天起藺少淵的課程就多了騎術課，每隔幾日就會離開屋子到馬場上奔馳一回，

入夏之後，藺仲勳)更是教幾個孩子練起武來。 

「再蹲下去點，馬步要是扎得不確實，下盤就不穩，也別說要練什麼武了。」 



武校場上，藺仲勳在幾個孩子面前來回走著，其中就連才七歲的藺小寶也沒放過，

一樣叫到場邊一道扎馬步。 

「可是爹，咱們已經扎了好幾天的馬步了。」湯榮皺擰著眉，不懂扎個馬步也要練

這麼多天，入夏的天候，光是在太陽底下站個一刻鐘都會要冒汗的。 

「是誰跟我說要練武的？」藺仲勳冷冷睨去。 

湯榮乖乖地閉上嘴。騎馬很有趣，可問題是能跑的地方就那麼一丁點大，跑得不夠

痛快，自然就想再學其他，橫豎就是別坐在桌前就成，他才提議要學武。 

「可是王爺，皇上—」一旁的福至實在不忍虛弱的藺少淵青白著臉還執意扎馬步，

要是被楚為瞧見，又不知道要怎麼大作文章。 

藺仲勳視線銳利如刃，讓福至隨即退上一步。 

「依我看，皇上倒像是有底子的。」 

「……以往在疏郢城時，武師傅曾教過一陣子。」藺少淵氣息微亂地道，哪怕他的腿

已經僵了，他怎麼也不肯服輸，只因幾個孩子裡他年紀最長，他得做榜樣給他們瞧才成。 

「瞧你扎得不錯，改日開始教你使劍。」 

「多謝皇叔。」藺少淵笑道。藺仲勳的誇讚在不知不覺中對他造成影響，教他不管

怎樣都想做到最好。 

「對了，王爺倒不如和單將軍打一場，讓皇上開開眼界。」福至瞥向候在場邊的鎮

國大將軍單厄離。 

藺仲勳想了下，瞥見不遠處有人觀望，勾斜了唇角。「阿福，把本王的劍拿來。」 

福至興致勃勃地差人取劍，不過眨眼功夫，藺仲勳和單厄離已站在場中，就見藺仲

勳單手揮舞著重達二十斤的紫砂劍，劍勢如電般地直朝單厄離的面門而去。 

霎時電光石火，飛沙走石，別說藺少淵看直了眼，就連其他幾個孩子都瞧得嘴都合

不上，不住地注視著場中較勁的兩人。 

「我要繼續扎馬步！」湯榮一喝，繼續扎著馬步。 

藺少淵亦然，只因習武不只能強身，更能夠練出一身氣勢，他想要的是跟皇叔一樣

渾然天成的帝王氣勢，然而站在他身旁的唐子征卻依舊呆呆地看向場中，最終神色有些

落寞地扎起馬步，教他不禁脫口問：「怎麼了？」 

他察覺了，近來唐子征總是有些悶悶不樂。 

「……一兩哥好像很討厭我。」他悶聲道。 

「怎會？」皇叔都對他諸多關照了，遑論他。 

「真的，一兩哥最近老是動不動就凶我……」說著，他嗓音啞了，眼眶微微泛紅。 

藺少淵見狀，忙勸道：「你別胡思亂想，依朕所見，要是皇叔沒擱在心上的人，恐

怕連多看一眼都不肯，他要是凶你，至少還是將你擱在心上的。」 

「真的嗎？」 

藺少淵不禁失笑。「這些話不是當初你告訴朕的嗎？」 

「是啊，可是近來一兩哥真的很凶，老是對我吼。」說到委屈處，他嗓音哽咽了，

但強迫自己將淚水忍住。 



「子征……」瞧他強撐著悲傷，藺少淵心頭微澀，想安慰又不知道該從何安慰起，他

連問題癥結都不曉得，壓根不知道該如何處置。 

他垂眼細忖著，子征到底是哪裡得罪了皇叔，想得入神，突地聽到一巨響後，人聲

嘩然，他順著聲音來源望去，不知何時有不少官員聚集在武校場外的亭子裡，此刻四處

逃竄著，一把紫砂劍驀地插在亭子石階前。 

他回頭，就見皇叔手上空無一物，朝著亭子的方向笑得極邪極冷。 

皇叔是故意的……為什麼？ 

「好了，歇息了。」藺仲勳噙著愉快的笑意走來，那是種捉弄人後的快意。 

「爹，我還要繼續扎，等我將馬步扎穩了，你要教我使劍。」湯榮急聲道。 

「你這小子心可真大，又是騎馬又是習武，現在還要學使劍，會不會太貪心了點。」

藺仲勳用力地揉著他的頭。 

「才不會，我要按部就班地學，把爹的本事都學起來。」 

「大言不慚。」 

「王爺，湯榮的身子骨確實是適合習武。」後頭跟上的單厄離提出他的看法。 

「是嗎？」 

「依我看，子征也不錯。」 

「是嗎？」嗓音冷淡了。 

唐子征垂著眼，眼眶又偷偷地紅了。 

藺少淵看在眼裡，替他心急卻又無計可施。 

待時候一到，藺仲勳一行人全都離開後，他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毓賢殿上，想的都

是唐子征泛紅的眼，想到連楚為給的功課都進不了眼。 

他在殿上來回團走，偌大的空間裡只有他獨自發出的聲響與他為伴。 

「皇上，用膳了。」 

「這麼晚了？」藺少淵詫道。 

福至瞧他似有愁緒，不禁問：「皇上是為何事煩心？」 

「朕……」他急急收口，總不能說是因為擔心子征吧。細忖片刻，他才怯怯地道：「福

至，如果朕想去皇叔的別莊，成嗎？」 

他惦記著子征，再者他實在不願意獨自一人在這宮裡用膳，他真的好孤單。 

「有何不可？奴才立刻差人備馬車。」總是循規蹈矩的少帝總算有自己的想法了，

不管是想做什麼事，他都全力配合。 

藺少淵喜出望外。 

 

 

誰知道他登門用膳，才想起皇叔和皇嬸壓根沒成親，於是他開了聖口，決定替兩人

主婚，並定下婚期。 

那當頭，任誰看了皇叔的表情都知道皇叔開心得快飛上天了。 



成親之日定在七夕夜，亦是先皇駕崩之日，那一晚他到別莊主持大婚，本是想要拉

著子征說些體己話，豈料原來皇嬸早已看出皇叔為何近來待子征淡漠，於是從中使計，

要子征配合，就在皇叔進了洞房後，他找到了子征。 

「皇上，這一切都要謝謝你。」唐子征喜極而泣地道，一把抱住了他。 

藺少淵呆了下，他甚少與人這般親近，可對象是唐子征，他甚是歡喜，用力地回擁

著他。 

「哪是，不是皇嬸的計謀嗎？」雖說他不清楚是何計謀，但瞧子征這般開心，那就

代表皇嬸的計謀奏效了。 

「可是是皇上賜婚，我知道一兩哥……不對，是爹，爹一直很想迎娶娘，可是娘不肯

點頭，而爹對我淡漠則是因為我始終不改口，讓爹以為我不想讓他當我爹，以為娘是因

此不點頭的。」 

「原來如此。」他笑著，卻感覺肩頭一片濕意，不禁好笑又心疼著。「那你方才可

有跟皇叔說些心裡話？」 

「嗯，爹說會視我為親兒……皇上，我成了孤兒許久了，如今我終於有了自己的爹娘

了。」說著，淚水更是不爭氣地流。 

藺少淵輕拍著他的背。「這樣甚好……朕也是孤兒，朕知道你的感受。」 

唐子征一愣，怕自己不經意的話傷了他，連忙要補救，「皇上，我……」 

「不礙事，朕現在有皇叔有你，有湯顯、湯榮和小寶，咱們就是一家子，你要是有

什麼事也能跟朕說，朕可是你的大哥。」他虛長了子征一歲，確實是大哥。 

「可是，娘說不讓我和湯顯、湯榮進皇族玉牒，因為她要咱們記得原姓，要咱們不

忘本，而小寶是因為咱們不知道他姓什麼，所以小寶從了藺姓，記進了玉牒，我……」 

「那有什麼差別？不管你是不是皇叔的義子，不管你的名有無進玉牒，對朕來說，

你就是朕的弟弟。」 

唐子征嘿嘿笑著，淚水又滾落。「我……當了好久的大哥，現在我也有大哥了。」不

是他不願意當大哥，而是有的時候他也希望自己能有所依靠。 

那明亮的大眼滾落的淚水像是灑落的月光，教藺少淵生出一股衝動想親吻他的眼，

然而他只是緊緊地擁著他。 

「有什麼事你都可以跟朕說。」他啞聲呢喃著。 

心疼，無以言喻的心疼在他的胸臆間泛開。 

他想將他留在身邊，他想跟皇叔說，他有四個義子，撥一個陪伴他吧，皇宮太大，

他不想只有影子作伴。 

 


